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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陳述 
 
《失語》 
⽶開拉·塞納 
 
是次展覽源於⼀系列的巧合和特殊情況。像⼤部分⼈⼀樣，過去⼀年我被迫停下來，除⾮必須否則
不出遠⾨，並徹底地改變我的⼯作流程。我訂⽴了⼀種⽇常實踐，每天遙距與畫廊以及我所跟進的
⾝處世界另⼀端的藝術家們共事，並於 Instagram 向我的收藏家客⼾銷售作品。最重要的是，我繼
續策劃展覽並構思新項⺫，由直覺開始⼀路發展⾄實體呈現。這些項⺫是在不需要我親⾝存在的前
題下設想和⽣成的：就像試管嬰兒⼀樣，他們擁有與我相同的基因，各⽅⾯都與我相似，但並不是
由我⼗⽉懷胎所⽣。 
 
世界停轉⽇之前我的最後⼀次外出公幹是去紐約參加軍械庫展覽會，那時正值新冠病毒在⻄⽅迅速
蔓延。那是 2020 年三⽉中旬，此後不久病毒便在紐約爆發。突如其來的，在三⽉⼗⼆⽇，特朗普宣
布美國進⼊緊急狀態，⼤多數國際航班⼀下⼦給取消。奇蹟地，我成功搭乘最後⼀班飛往意⼤利的
航班，與此同時，意⼤利已經從完全開放轉變為徹底⽽森嚴的封鎖狀態。為書寫意⼤利當代藝術史
作出貢獻、上世紀最偉⼤的意⼤利藝術評論家之⼀的傑爾⾺諾·切蘭特（Germano Celant）與我乘
搭同⼀航班。他也去了軍械庫展覽會，⽽且和我⼀樣，正緊急折返意⼤利。可悲的是，切蘭特不久
後便去世了，死於新冠肺炎，⽽他正是在紐約時感染了這病毒。 
 
儘管過去⼆⼗年我的⼯作⼀直環繞亞洲藝術，我還是決定留在意⼤利；我打算在羅⾺等待疫情正常
化和緊急狀態完結。起初幾個⽉，我⼀直在羅⾺策劃亞洲藝術家的展覽，⼀邊⼼想這狀況不可能持
續太久。顯然，我錯了。限制持續的時間⽐我想像的要⻑得多，我再次登上客機已是幾個⽉後的事。 
然⽽，對於我這種不輕易妥協的⼈來說，我也很珍惜這種新狀況。正正由於意⼤利的這種強制停頓，
我有幸體驗了在正常情況下無法體驗的事情：發現新⽣代藝術家以及蠢蠢欲動的前衛藝術。 
 
羅⾺的本質遠超乎「羅⾺之美」。儘管這座城市似乎很歡迎訪客，卻⽐最初想像的要難以參透。羅
⾺的精髓幾乎遙不可及，羅⾺最好的畫廊並不主動尋求觀眾，反之，⼈們需要去尋覓它們。同樣，
造訪藝術家的⼯作室意味著每次都能獲得獨特的體驗。因此，若⾮經過深⼊研究，很難對羅⾺的藝
術界有⼀個全⾯的了解；若⾮我被迫在這座城市裡呆了這麼久，我永遠不會有機會展開這研究。 
 
我的調查始於對各式同代藝術家所使⽤的材料的研究，主要聚焦於上世紀九⼗年代之後出⽣、最年
輕、最能代表當代藝術界的藝術家。我想要了解有些甚麼事情正在發⽣、當地藝術界處於哪個階段、
我可會找到甚麼能量。我以⼀種完全⾃由的⽅式組織我的研究，不遵循任何明確的⽅向，純粹從我
在互聯網上找到的材料開始邁出第⼀步。當我發現讓我印象深刻的圖像時，我會更深⼊挖掘；如果
那藝術家看上去還挺有趣，我便跟他聯繫。我就是這樣認識了朱利亞 ·達爾 ·奧利奧（Giulia 
Dall’Olio）、⾺可·尤塞⽪（Marco Eusepi）和安德⾥亞·⾺蒂努奇（Andrea Martinucci）。在
這過程中我有過⼀次關鍵的偶遇。我在⼀個開幕酒會遇上朱莉安娜·⾙納⻄（Giuliana Benassi），
她為我介紹了瑪爾塔·曼奇尼（Marta Mancini）的作品，讓我⼤開眼界。接踵以來的是⼀連串由朱
莉安娜·⾙納⻄作為主要嚮導的⼯作室參觀。全賴她，我才有機會進⼊年輕藝術家經營的獨⽴空間。
這些空間位處廢棄的⼤型⼯業空間，由藝術家團體改造成⼯作室和展覽場地。舉⼀個例⼦：
「Spazio Mensa」是⼀家前造紙廠，如今經年輕藝術家改裝為他們的⼯作室，其中包括⾺可·尤塞
⽪（Marco Eusepi）亞歷桑德羅·吉安尼（Alessandro Giannì）。它是⼀個公共空間，開展⾯向社
區的展覽計劃。盧卡·格⾥⾺迪（Luca Grimaldi）的⼯作室位於另⼀個類似的集體空間「Postex」。
格⾥⾺迪和其他跟他⼀樣的年輕藝術家⼀同⼯作，各⾃進⾏獨特的、絕對獨⼀無⼆的研究。這種結
合，與其說是⽣產了⾵格與潮流，更加代表了⼀種對上世紀九⼗年代以降主導了⻄⽅藝術動態、由
市場主導的藝術系統和結構的決定性回應。儘管這些藝術家還很年輕，他們全都曾於私⼈畫廊和機
構、透過美術館和公共展覽項⺫展出作品。因此，雖然沒有與市場掛勾，他們卻同時有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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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藝術系統之上，⽽不⽤屈服於他們無法控制的市場動態。推動他們並從他們的藝術中湧現的強
⼤⽽明確的推動⼒是使他們與前幾代⼈明顯區別開來的元素。這是處於轉型期的社會的年輕藝術家
所具有的典型能量。 
 
如今我們正⾝處於這些周期性復發的斷層之中。究竟⻄⽅資本主義是即將終結還是正在演變中，⺫
前仍未明瞭；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運作⽅式正在改變。然⽽這演變的⾃然結果是社會正在重新適應
⼀種新的經濟環境。在⻄⽅模式是最好的系統這個虛幻信念中，我們⾒證了過時信念的崩潰。對於
所有（或幾乎所有）⻄⽅國家來說，這種不穩定導致不平等的加劇和社會權利的倒退。伴隨⽽來的
是⽇益緊張的局勢，造成政治似乎無法遏制的分裂與衝突。 
 
然⽽，正是在這種脈絡下，⼀種正⾯反應現象油然⽽⽣，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創新」。來⾃年輕⼈
的新的聚合與認同的形式是對這結構性危機的⼀種正⾯反應，這在年輕⼀代藝術家當中尤其顯著。
在這些新的藝術現像中可以看⾒⼀種新的參與形式，其動機並⾮來⾃市場規律，⽽是承認⼈類有共
同的誘因去捍衛各⾃的⽣活⽅式。這種在藝術上早已證實成功的嘗試，與更⼤規模的共享經濟中所
發⽣的事件類同；資源較少的⼈能以獲得在⼀般情況下無法負擔的物品，同時表達了⼀種於過去幾
⼗年已逐漸消失的、對集體財產的再度關注。 
 
⼀如既往，在發⽣重⼤社會變⾰的時代，藝術藉由其⾮⽂字語⾔預⽰了歷史尚未能夠解讀的不久的
將來。如果我們觀察於上世紀七⼋⼗年代出⽣的藝術家以及新⼀代藝術家之間的主要變化，就可以
看到在過去三⼗年，前者如何適應並融⼊主導了藝術界的經濟體系，以及最近的社會危機如何使他
們迷失⽅向，導致封閉和內省的態度，⽽不是⾯向外部世界的衝動。相⽐之下，是次展覽展出的年
輕藝術家於⼀個已然世界末⽇的環境冒起及⼯作。他們從⼀開始就知道⾃⼰所處的環境是脆弱的；
他們的反應與前幾代藝術家正好相反，他們沒有轉向⾃⼰，⽽是將隨之⽽來的結構性空⽩轉化為⾃
由。  
 
這些藝術家因為被流放，所以⾃由；他們以完全忠於⾃⼰的⽅式表達⾃⼰、表達代表了⽣命⼒另⼀
⾯的情感和憤怒。如果我們要找出⼀種形式元素，以此定義⼀種新的前衛藝術，這可於繪畫的回歸
中找到。這通常（但並⾮絕對，如瑪爾塔·曼奇尼的例⼦）意味著具象的回歸。這種反應源於對過去
幾⼗年佔主導地位的觀念藝術的嚴謹和內向之反抗，但這種具象繪畫在描繪現實時挪⽤了超現實主
義和表現主義的⾊調，跟現實主義⼜不盡相同。它代表了圖像價值的重申，筆觸意在尋找⼀種具有
更⼤開放性和表達⾃由度的語⾔，恢復繪畫中技術性的⾸要地位。 
 
再者，這種現像並不是地⽅性的。相反，它完全符合世界其他地⽅同代藝術家的情況。2017 年惠特
尼雙年展已經預告了繪畫和具象的回歸。在美國，新具象藝術運動迅速轉變為明確的社會參與和譴
責藝術。北美藝術家經常公開觸及種族主義等社會問題：試想想⾮洲裔美國藝術冒起與「⿊⼈的命
也是命」運動爆發的並⾏、處理同性戀問題的藝術家的蓬勃發展以及同志權利運動的壯⼤、聚集⼥
性藝術家以宣揚性別平等的藝術展覽。 
 
在歐洲，尤其是在意⼤利，新前衛與社會承擔之間的聯繫並不那麼明顯。我們必須牢記，除了不同
的社會氣候會引發不同形式的怒氣，意⼤利⽂化與美國⽂化的基本特點有⼀定差異。當代意⼤利藝
術秉承了⼀個從未中斷的傳統，與古典⽂化的最深層根源⼀脈相連。歐洲的、尤其是意⼤利的⽂化
根基是如此深厚，代表了當代藝術的明顯特徵。其豐富藝術傳統的絕對價值意味著社會問題很少能
成為作品的主題；⽽即使存在，⼤多數情況下也位次於美感元素。儘管如此，這些⾮常年輕的意⼤
利藝術家所創作的藝術作品充滿了爆炸性的能量⽽且叛逆；沒有明確地討論社會問題，也⼀樣具⾰
命性。 
 
是次展覽是我本⼈⾮常想要達成的。它旨在通過六位藝術家的作品講述⼀個關於轉變的故事。他們
的創造性⾏為在兩個系統的交匯點誕⽣：我們所認識的那個系統正在暴露其弱點，⽽另⼀個則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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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來。作品談論在歷史中周⽽復始的⼀個段落、⼀個階段，以及藝術如何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況下，
可以帶來預⾔的推動性和預測性。我們可以從這六位藝術家的作品中吸取能量、⼀種預⽰著新可能
性的正⾯視⾓：⻑年的停滯不前以後的⼀個充滿⽣機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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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陳述 
 
《失語》 
朱莉安娜·⾙納⻄ 
 
想像你正在把玩⼀座地球儀，並讓指頭滑過地球表⾯，從意⼤利滑翔到⾹港。從意⼤利出發是因為
在這裡，如群島般散落各處的⼀群年輕藝術家正各⾃在他們的⼯作室裡⼯作，濺上塑膠彩及油彩的
⾝軀從外界抽離，專⼼⽮志在他們的畫布上刻劃無法⾔傳的物事。⾹港是屬於⾝懷秘密出發的旅⼈
的⺫的地。此時此刻，藝術作品替代藝術家成為旅⼈，從⻄⽅逃離到東⽅。因此，我們的⼿指在地
球表⾯的軌跡變成⼀座新的、近乎幻想的神奇橋樑，在這次展覽中作為⼀種建築⽽被建造；它是⼀
種可能的宇宙起源，以及讓不可⾔喻的物事流通的地下管道。 
 
展覽題為「失語」（Ineffable worlds），展出六位藝術家的作品。儘管他們的研究及⽅法各盡不同，
卻使⽤共同的繪畫語⾔。這並⾮⼀項無關重要的細節，因為這些藝術家們都選擇了以繪畫作為他們
在當今世界的存在⽅式的回答。我們處於⼀個注定要以危機為幌⼦⽽活的歷史時刻：從經濟崩潰到
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持續不斷的威脅；再者是污染、數碼轉移以及其使得世界被形容為「新⿊暗時代」
（布萊德爾，2018 年）的所有⽭盾；還有最近讓所有⼈束⼿無策、被困於屏幕之前或隔離狀態的全
球疫症。然⽽，在這⽚當代廢墟的景觀中，藝術家 — 朱利亞·達爾·奧利奧（Giulia Dall’Olio）、
⾺可·尤塞⽪（Marco Eusepi）、亞歷桑德羅·吉安尼（Alessandro Giannì）、盧卡·格⾥⾺迪
（ Luca Grimaldi ） 、 瑪 爾 塔 ·曼 奇 尼 （ Marta Mancini ） 及 安 德 ⾥ 亞 ·⾺ 蒂 努 奇 （ Andrea 
Martinucci）— 的作品有如茂盛的源泉般湧現，帶來新的答案。藝術家們均專注於各⾃的研究，退
隱於各⾃的⼯作室內：有的⾃成⼀⾓，有的透過與志同道合者建⽴共享的空間，讓繪畫揭⽰通往新
世界的旅程。 
 
因此，將注意⼒聚焦於藝術品亦是⼀個隱晦的訊息，來⾃⼀個黯然失⾊的全球化世界，其過度構建
的網絡有如⼀張空洞⽽下垂的繩網般下墜。新世紀或新千紀的頭數⼗年總是⾒證劇烈的變化、變⾰
與新開端，這固然並⾮偶然。從⼀切都需要推倒重來的⾓度來看，藝術家是⼀股新⼒量的載體、⼀
種完全⾃由的藝術⾏為，隨興如那些不按理出牌地嘗試講述未被發現的可能性的故事的⼈⼀樣。 
 
綜合是次展出作品的圖像媒介⾸先是⼀種藝術過程的標誌，它象徵了從頭開始創造新事物的意圖，
像⼀⽀持續的舞，徘徊於思想的⾮物質性和圖像的物質性之間。畫布是⼯作室牆壁的真正窗⼾，展
望新的可想像的世界，帶領觀察者⾛進未知的領域，沿著無法⾔傳的秘密路徑向與現實相關的所在
進發。 
 
以浮動的⽅式，不意圖以⾔語簡化或限制藝術作品裡所包含的物事，展覽所產⽣的語⾔的多樣性以
各種各樣的答案回應當下。展覽是藝術家不同觀點的交匯，每個觀點都旨在把握岩漿般的時間流動：
不管是昨天、今天或明天，重要的是相對於思想的速度，畫布上緩慢的繪畫姿態。在這場只有繪畫
知道的永恆戰⾾中，沒有⼀個藝術家會放下⼿中武器，直⾄畫筆決定不再觸碰畫布的那神秘的⼀刻。
能夠將物質轉化為珍貴的圖像、聞名遐邇的藝術家的「點⾦術」，在這裡不再是⼀種幻像（真蒂利，
1980 年），⽽是⼀種可能性。 
 
在亞歷⼭德羅·詹尼（Alessandro Giannì）的作品中，撇除數碼圖像的流動以及迷因（memes）和
社交媒體上的分享之間的視覺霸權⾾爭，恢復⼀件藝術作品的原本光環的可能性仍佔著主要席位。
詹尼挪⽤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的概念（班雅明，1936 年），透過⼀套⼈⼯智能系統，繪製來⾃
互聯網的歷史藝術品圖像，讓它們重新出現於⾯孔與消除的漩渦的新圖像總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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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亞·⾺蒂努奇（Andrea Martinucci）同樣從數碼圖像出發，並以不同數字序列命名他的作品，
標記為「jpg」。在⾮物質的普世檔案庫中，藝術家想像未來記憶裡遺留下來並重疊的圖像，在⼀個
層次分明的世界中，再沒有多層閱讀的可能，取⽽代之的是⼀種過去從未存在的全新圖像。 
 
朝分層的⽅向，但以全然不同的⽅式，瑪爾塔·曼奇尼（Marta Mancini）視畫布為⼀個巨⼤的後設
圖像空間。粗寬重疊的筆觸幾乎讓⼈聯想到在秩序和平衡誕⽣之前由虛與實的空間構成的混沌岩漿，
空⽩被消去，剩下的都已被填滿。歷久不衰的正是繪畫的隱喻：剩下來表達不可⾔說的物事的，正
是藝術作品本⾝。 
 
⾺可·尤塞⽪（Marco Eusepi）的作品總是試圖對展出的藝術家作品所引伸的答案作出詮釋，象徵
了畫家與⾃然之間親密對話的重新挪⽤。藝術家以⼀棵樹為視覺對話者，準備還原畫布的圖像可能
性；以單⾊符號刻畫或與天空融合的樹。⾃然元素只是在圖像表⾯上進⾏物質研究的幌⼦。 
 
在朱利亞·達爾·奧利奧（Giulia Dall’Olio）的作品中，⾃然被描繪成把⼈類化的世界籠罩在⼀⽚巨
⼤雲朵中的⼀股破壞性⼒量。⽯墨泡沫的存在述說了事物的靈魂，從⼀幅草圖的預設網格中突然噴
出⼜轉瞬即逝，看似隨時都有可能蒸發。 
 
植根於⼀個全球化的世界，盧卡·格⾥⾺迪（Luca Grimaldi）從我們想像中已坍塌的網格或網絡出
發，視乎所選取的圖像，不論是機場浴室、裝滿瓶⼦的冰箱還是時尚的髮型，在他的草圖上將之消
除或駕馭。藝術家所捕捉的物件似以隱晦的諷刺，譴責通過已然無法定義世界的污名化標誌，抹去
其預先構成的網絡的全球化時代漂移。 
 
回到我們的地球儀，讓我們把⼿指從⾹港移開，讓展覽中的作品在當代唐⼈藝術中⼼的空間繼續它
們的旅程 — 那魔幻的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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